


W O R L D V }S 10 N

成共产党帮助大多数人的指导思想 , 即使走

到生命的尽头也没有退党 。

埃克斯内尔说 , 共产党要继续生存 , 吸

收党员的确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 。

虽然就人数而言 , 共产党仍然是捷克成员最

多的政党 , 但是党员结构老化和人数逐年递

减的趋势不容忽视 , 因此要加强对年轻人的

宣传教育。

“不过 , 我们也有很 出色的年轻党

员 ” 埃克斯内尔兴奋地提到他在议会外交

委员会的同事— 卡特琳娜 ·科内契娜 。

她来自共产党 , 是 “ 后” 议员, 似乎也是

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议员 。 年初次进人议

会的时候 , 科内契娜才 岁 , 年的选举

中 , 她再次进人议会 , 成为环境委员会和外

交委员会成员 , 还担任了外交委员会的副主

席 , 是一位很有潜力的政治新秀。

说到 “捷摩共 ” 的将来存在着一种担

心 如果人数减少到一定程度 、 年龄结构重

又回到正常水平 , 捷克共产党是会维持平

稳 , 甚至略有回升 , 还是终将退出政坛 埃

克斯内尔对此也是一副茫然 , 他说 “当然

我们在努力 。 ”

不过话锋一转 , 埃克斯内尔说 “我

们的选举成绩可不是递减的 ” 捷克众议

院有 个席位 , 上届大选于 年举行 ,

进人议会的有五个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, 其中

公民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差不多各占三分之

一的席位 , 第三位就是共产党 , 个席位 ,

绿党和基督教民主同盟都排在其后 。 年

的成绩的确比 年的 席下降了不少 , 但

总起来说 , 飞 年到 年选举 , 共产党的

席位都在 到 之间波动 。 年的

地方选举 “捷摩共” 大获全胜 , 从共产党员

中产生了 名地方议员 , 名市长 , 和

名副市长 。目前 席的参议院 , 共产党

占 席 。 年刚刚结束新一轮的欧洲议会

选举 , 个捷克席位 , 共产党占 席 。近期

民意测验的支持率 , 也一直维待在这个水平

之内 。

去除掉的一个政党。

当然 , 每每和捷克人谈起 “东欧 ” 这个

概念 , 都需要特别地界定一番。他们很坚持

原始的地理概念 , 捷克是中欧国家 , 布拉格

还在维也纳的西边呢 。但是我们对欧洲的记

忆 , 多是从二战以后开始 , 所以习惯说 “东

欧 ” , 内涵其实是 “铁幕 ” 以东的欧洲 , 这

个划分带有特殊历史时期的烙印 。

埃克斯内尔和科赫利切克对这个所谓

“唯一 ”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概念有着类

似 的观点 , 并且互为补充 一个说 , 前

苏联还有一些共产党没有改名 另一个

说 , 其实有些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在执政

时 , 也并不就叫做共产党 , 比如波兰统一

工人党 。所以 , 仅凭名称说事儿似乎还不

够严谨 。

但是 “东欧 ” 原来执政的共产主义政党

纷纷改弦易帜 , 这是不争的事实 , 很多都变

成社会民主党了。这些国家中, 现在也有新

成立的共产党 , 和过去执政的共产主义政党

并没有血缘联系 , 而 “捷摩共” 却是从旧时

执政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延续至今的 。

埃克斯内尔先生说 , 这是党员们的选

择 。 年我们的党员大会 , 曾经提过这个

问题 , 共产党这个名称要不要延续 当时有

或者 的党员投票决定继续 。在我们

国家 , 当时的解决办法就是党员大会投票 。

我说不好其他国家是怎么回事 , 有些是中央

委员会或者专家组来讨论决定的 。

但是 , 名字有那么重要么

科赫利切克反问道 , “改变 , 我觉

得不是名字的问题 , 而是政策的问

题 。 ”

唯一留名的共产党

在很多东欧问题专家看来 , “捷摩共 ”

是东欧国家剧变之后 , 从执政党的位置 卜走

下来 、 唯一没有将名称中的 “共产党 ” 概念

捷摩共的樱桃时节

名字是个形式 , 年捷摩共

召开第一届全党代表大会 , 明确确

立党组织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

党的延续 , 同时 , 党的另一个形

式— 党徽 , 开始变成一片绿叶二

只鲜红的樱桃 , 这源于法国大革命

时期的一首歌曲。

对于四十多年的执政历史 ,

埃克斯内尔强调说 “一直以来 ,

我们国家都是多党制 , 当然 , 那些

年共产党是领导地位。但是选择社

会主义 , 不仅仅是共产党的决定 ,

而是所有政党的决定。 ” 但是他也

承认 , 那些年里各个政党并不像现

在这样独立 。宪法规定 , 民主社会

不能存在一个所谓 “领导政党 ” 。

“这点我完全同意 , 我们党也完全

同意 。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地位是

一样的 , 从 年以来 , 共产党在

适应自己的新位置 , 社会上一时间

涌现出了许多新党派 , 它们也在适

应之中。我认为我们现在的民主制

度很健康 。国家从整体上在积极地

改变, 不过也有消极面, 比如失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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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 。 年捷克的失业率很有可能再次超过

。另外 , 退休人员的生活越来越艰难 ,

有些产品 , 比如电子产品是降价了 , 可是

很多基础生活资料比 年的价格翻了

倍 。 ”

埃克斯内尔笑着补充说 “我自己是

这样的类型 , 我在社会主义社会生活了很多

年 , 说实话 , 很难习惯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

的生活 。 ” 他说看不惯现在的贫富分化 ,

“富人的钱多得都不知道怎么用 ”

科赫利切克很坚决地说 , 我同意民主 ,

但我不同意资本主义。专制制度下 , 一个愚

蠢的人可以成为几千人的领导 , 做成千上万

人的决定 , 社会风险很大 , 民主制度就不会

这样 。但是民主制度下 , 我们的政党仍然可

以奉行社会主义 , 可以实行社会主义。

捷摩共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 , 不得不

做改变 , 而科赫利切克认为本质的东西还是

一如既往地具备社会党派的基本元素 , 比如

施政纲领上注重社会福利 , 包括医保系统 、

义务教育、 赡养老人等等 。就拿赡养老人来

说 , 不仅仅需要社会保障政策 , 还需要考虑

用什么样的系统来支付 , 还要照顾到老人们

的生活内容 、健康护理等等 。科赫利切克的

意思有两种解读 , 或者说共产党的本来就是

社会民主党一类的党派 , 或者说共产党在调

整蜕变成社会民主党一类的党派 。在他看

来 , 欧盟的将来应该实行社会主义。

回忆起我们与赫利切克先生的相识还是

在大街上 , 那是 年 月奥巴马来访的那

天 , 捷克的 “反导弹基地组织 ” 和一些相关

党派团体组织了大规模的反导示威游行 , 科

赫利切克先生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 , 和同仁

们一齐呼喊 “奥巴马 雷达不 行 ”

他 年在布拉格技术大学学习化学专

业的时候 , 加人共产党之后 , 科赫利切克回

到家乡城市特布里采 , 从工程技术人员到玻

璃制造厂的管理层 , 是为数不多上作勤恳为

人朴素的领导 , 曾经被工人们称为唯一骑自

行车上班的厂长。在 年到 年科赫利

切克曾是共产党中央委员 , 年到 年

间 , 作过捷克议员, 同时 , 他是欧洲议会交

通和旅游委员会的委员。 年 , 评选每个

国家最好的欧洲议员 , 科赫利切克成为捷克

的最佳得主。

科赫利切克说 , 他小时候跟随叔叔去维

也纳 , 看到铁道边上一个穿着破旧的人晃来

晃去 , 就问叔叔这人是做什么的 , 叔叔告诉

他 , 一定是个失业者 。这件事情给他很深的

烙印 , 甚到现在 。他看到那些资本主义自由

市场竞争之下 , 生活大不如前的人 , 总怀着

一份同情心 , 认为有必要为他们做点什么 。
他说在家里经常和女婿争论 , 女婿是

右翼公民民主党的铁杆 , 和他的观点大相径

庭 , 不过 , 一旦讨论到政府施政政策 、社会

福利政策 , 女婿又全盘接受科赫利切克的具

体主张 。于是他对女婿说 “你看 , 你自以

为支持右翼 , 其实你支持的是我们社会党派

的观点 。 ”

“小心共产党将重新成为执政党 ” 捷

克前总理 、 公民民主党主席托波拉内克经常

发布这样的警告 。科赫利切克他解释说 , 他

理解托波拉内克这句话的本质是在提醒人们

“独裁政治 ” 有苏醒的势头 , 人们要小 合

那些具有特权的财团 、 独裁集团的形成 ,

或者他们成为或操纵执政党 , 这就侵犯了

民主 。科赫利切克没有正面回应共产党执

政的问题 , 但是 , 他同意这句话背后的那

个 “小合独裁 ” 的本意 。

是不是所有的共产党成员都这么认为呢

比如 , 就四十多年执政期的反思 , 老派和新派

共产党人 , 就存在着相当不同的意见。

走下权坛的捷摩共

布拉格市中心邮局旁边的街巷 , 有座老

上百年的老楼 , 门媚上悬挂着 “ ” 的

横幅 , 上面还印着樱桃标志 , 这里就是捷克

共产党的总部了 。门道一侧是传达室 , 另一

侧的墙上贴着中央领导层的照片。

现在的总书记名叫弗伊杰赫 ·菲利普 ,

今年 岁 , 是一名律师 , 年开设了自己的

私人律师事务所 , 专攻商业法和宪法 , 有很

多专业著述。他 年加入共产党 , 年开

始参与地方政治活动 , 更沁年到 年进人国

民议会, 年到现在 , 连续四届当选众议院

议员, 其中 , 田 年和 以拓年两度以共产党的

候选人, 被推选为众议员的副议长。

捷摩共党中央 , 还有六位副书记 , 和总

书记 一样 , 都是直选的。 中央委员会有 名

委员, 执委会 个人 , 他们原则上都有自己

的职业、 专业 , 而中央委员会日常的行政工

作 , 由大约 名专职职员承担 。

埃克斯内尔先生的办公室也在这里面 ,

他告诉我们 , 共产党在捷克 个州设有分

部 , 各有 到 名专职工作人员 , 多个地区

委员会 , 全国 多个支部 。

党员交纳党费 , 进人议会的政党 , 能够

得到根据选举比例的政府拨款 。还有赞助 ,

和中央委员会大楼出租的租金 , 都是活动经

费的来源 , 很多宣传活动都需要资金支持 。

说到这里 , 埃克斯内尔拿给我们几份传单 ,

还有印着他头像的日历卡片 。

和共产党关系密切的 , 除了青年团, 还

有工会、 左翼妇女会 、 国家文化委员会 、 老

年人组织几个党派和团体 , 共产党也是欧洲

左翼党的成员 , 属于欧洲议会中欧洲左翼联

盟和北欧绿色左党集团。

捷摩共 年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以

后 , 到现在开了 届全会 。 年第 次会

议 , 向政府提出适当公有制和发展现代大规

模农业的提议 , 提出了 《为我们国家更好

的道路 》 的提案 。在对待欧盟和北约上 ,

捷克共产党的态度是 , 明确地反对加人北

约 , 但支持欧盟一体化 。



2004年第 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 《捷克

共和国的希望 》 , 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

义观点 , 关注创造工作机会 、 公平工资 、

保护穷人和危难群体 。

年 月的第 次代表大会强调了生产

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

础 , 明确社会主义社会的特色是自由和平等

的公民、 社会公正 、 经济繁荣 , 而社会主义

的基本目标是提高公民的生活质量 , 同时 ,

呼吁欧洲左翼活动联合的必要性 。

年 月 , 捷克一些参议员向最

高法院提交了一份申诉 , 要求解散 “捷摩

共 ” 、 理由是他们的政治纲领与捷克宪法

相抵触 , 他们认为共产党的纲领并没有否

认暴力夺取政权 , 并且在采用马克思的共

产党宣言 。也是在这一年 , 年成立的

捷克的共产主义青年团 , 被内政部解散 ,

理由是他们主张集体所有制替代私有制 。

内政部的决定 , 遇到了国际性的抗议 。

他们眼中的中共

埃克斯内尔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

成功的共产党 。他访问过中国三四次 , 也接

待过中国代表团 , 还读过一本在中国生活过

的波兰人写的有关中国的书 , 作为一个政治

人物 , 他一直关注时事变化 。他说 , 中国的

政治生活背景和欧洲 、捷克是完全不同的 ,

不可能完全放到同一个平台上对比 , 中国共

产党当然有需要改变的地方 , 但是 , 很赞赏

中国共产党做出的成就 。他还提到 , 像中

国共产党这样 , 给出一个比如到 年的目

标 , 是很有远见的。

科赫利切克似乎带有更多哲学和史学色

彩的思考 。谈到中国 、 印度 、 巴基斯坦等亚

洲国家 , 他认为 , 当我们拿一个社会和另一

个社会做对比的时候 , 要看它的经济基础 ,

比如这些亚洲国家都有超过 的人口依赖

比较自然的农业经济生存 , 包括马来西亚 ,

虽然这个国家很富裕 , 但农业经济还是占有

相当高的比重 。换句话说 , 中国的大城市 ,

甚至乡镇 、 乡村 , 的确有些人的生活是资本

化的 、 工业化的 , 或者商业化的 , 信息产业

化的 , 但是 , 从总人口比重来说 , 农业仍然

是大多数 。那么 , 如果你研究东南亚 , 忽略

这个经济模式, 一定会迷失的 。

拿捷克来说 , 大约 一 年间 ,

是这个经济模式 。那么 , 今天中国的农业

比重 , 和那个时候捷克的农业比重类似 ,

这影响到很多观念 , 比如家庭生活 , 那个

年代的欧洲人 , 子女赡养老人的方式和思

路 , 与现在中国人很相似 , 那是一种田园

乡村的方式 。现在的欧洲主流人群已经不

是那样想 、 那样做了 , 主要依靠更完善的

社会保障体系 , 也许这种改变看起来淡化

了人情味 , 但是最大程度释放了每个人的

人生 。现代中国可能有 或者 的人

口 , 和大多数欧洲人的观念差不多 , 但

是 , 中国总的来说还很传统 。

在这样的环境下 , 一定要把中国和欧洲

放在同一个平台上简单化的比较 , 是没什么

结论的 。社会基础不一样 , 它的党派存在的

基础和党派自身也有很大差别 。比如谈到朝

鲜 , 科赫利切克说 , 那应该是朝鲜社会自身

的问题 , 无法抛开社会 、历史 , 单纯谈是不

是共产党的问题 。

年大选前夕 , 有一份报刊上 , 发

表了名为 《捷摩共等待凯旋 》 的文章 , 讲

述捷克共产党的观点和为竞选做出的努

力 。 年的大选即将来临 , 捷克的各路

政党纷纷预热 , 甚至刚刚组建的新党也跃

跃欲试 , 捷克摩拉维亚共产党人同样在期

待着 。


